凝視的後食滋味，深淵的遺物：

近代類型小說中的些許靈智∕情慾交易，以及愛之印痕
（The After-Taste of Gaze, The Remainder of the Abyss:

  Some Inter-Changes of Psycho-sexual Dynamics and Love's

  Imprint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洪凌（Lucifer Hung）

\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Love and Sexuality研討會」（2001）
「對於華曜事物的激情嚮往，遠勝過對於情人的欲求。」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前言
    本論文試圖以兩套理論框架，爬梳自然（世界）身為「愛的原點與受體」，

與廢墟（命運）身為「原欲的臨現場」，從中展現出夢幻慾望物與象徵系統的拉鋸與交戰。前者以後拉崗精神分析論述、諸如奇桀克（S. Zizek）、卡浦潔（J. Copjec）的「原真與大異己架構」，處理晚近科幻小說的肉身變遷、情慾與主體性的輾轉流離（diaspora）、（並不存在的）正港本體與其人工拼貼化身，以及愛欲的「逼近∕滑落」等議題。主要的分析文本為伊利沙白﹒寒特（Elizabeth Hand）的末世魔幻三部曲——《漫長的冬季》（Winterlong），《滅絕之潮》（Aestival Tide），以及《伊卡路絲的殞落》（Icarus Descending）。

    後者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論及德國悲劇的幾個關鍵字為施力點，

處理喀里夫﹒巴爾克（Clive Barker）鋪陳不死氏族幻異情讎愛慾的歌德奇幻小說，《黑暗枷利黎》（Galilee）。以憂鬱、命運，以及自由的傾軋互動，招喚出虛幻的死去父（副）名、母體與陰性力量的吞噬力及其疆界，以及夢寐奇幻欲求物（the fantasmatic object）的異質性與混血成份。

第1節， 乘載荒蕪風景的空曠眼窩：愛的究極觀視

（Where the eyes don’t see，but gaze upon）

人類所生產的「最詩意的病害」（the most poetic virus）註定要回報它的製作者，生殖出最可怖也最魅惑的末日景觀。某部份的選民榮登天際彼端的衛星HORUS（Human Orbital Research Units in Space），在星際間的人類聖域扮演假惺惺的救世主與奴隸販子。殘留在變形地球上的，就是劫後的慾望天使，以「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Human Engineering Laboratory）充當第二度降臨的默示錄場景；身為「神經系統再造的共振感應能力者」，再現了匱乏與多出物（潰瘍）（lack and metastases）的對象，便是這套三部曲的主角。

玩弄遺傳因子、將肉身∕性別∕情慾等交換系統拆碎重塑，零件化了原先看似不可能被拆解的主體，「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生產出的是後拉崗精神分析理論會命名為「海市蜃樓，小欲求夢幻物」（phantasmagoria，objet petit a）的化身。彷彿等同於「精神變態」（psychosis）的超異能力者，如同讓對手石化的梅杜殺之眼（Eyes of Medusa），在相互凝視的瞬間便潛入患者（它者）的心靈禁區，被形容為「腦髓之間的陰影」。

與「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恰為對照的版本，則是搖搖欲墜又頑強不屈的劫後廢墟。掌權的「系統管理員」（Curators）與經營麻藥、香料與肉身產業的「愉悅提供者」（paphian），以彼此認可的共謀，交互建構起一個既原始又精密的交易模式——前者提供權力者的保護，而後者以沾染體液與香料的身軀，為前者執行主客體界限嚴苛殘酷的官能儀式。劫後的時間向度與歷史脈絡被置換成殘暴美感的「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那些交易同時被推衍到相當極端的情境——「愉悅提供者」又名為「抹大拉的後裔」（Children of Magdalene），形成部族式的內部循環生態彼此交配生殖，為的是製造出更多可供消耗的客體，用以成就終結之後、圓形時間的自我封閉延續。
在《漫長的冬季》文本情節內，可以從中閱讀到兩種「無須用上眼睛注視的自我觀視」（I as the gaze without the eyes），其中之一是貫穿漫長的跋涉、故事的敘事者，具有共振感應超異能力的主角芠蒂﹒汪韃絲（Wendy Wanders）。打從本書的起頭，就是芠蒂與她人的（無）意識交換，藉以帶出後末世科幻小說最精彩的議題之一：如何在殘垣敗瓦的外在環境，以及同等流離的身心荒原上，洞穿並質疑自然與人工的種種建構與想像。在四世紀之後的華盛頓，被劫後者反諷地稱呼為「綠蔭之城」（city of the trees），在這座逼臨無數個洪荒末日的廢墟內，芠蒂身為超心靈機構的貴重實驗對象，一方面充當「象徵秩序的化外多出物」（excess of the symbolic order），另一方面卻也如同維繫象徵秩序的纜繩。在治療發狂詩人、劫後生命體，以及將她一手塑造成如今模樣的浮士德式（Faust-esque）「僭越人類界限的科學家」的當下，這位超異能交感者，化身為共感無意識恐懼與慾望的收容渠道。

除了以超異能共感念場（empathy field）來回映主體的匱乏與驅力，不以眼睛與自我為配套的注視之道，顯然讓這些觀視者體受到「遠超過歡愉的猥褻極樂」（the obscene enjoyment as supplement and excessive form of pleasure），而這等精神情慾的乖張魍魎風貌，甚至也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肉身的畸零情景與迷幻變異。在許多暴烈華美的敘述當中，本段以毫不保留的冷酷基調，詳盡描述這些總是多出或少了什麼的「活生生瘋狂收容頻道」（walking vessels of our madness）：

「瑪瑞長出更多個乳房；泰勒的眼睛從灰色轉白，繼而變成鈣化的花崗岩

  珍珠；吉葛的通體上下彷彿一座敗壞的花園，聞起來是蝴蝶與死屍的組

  合；某一天安娜醒過來，赫然發現床鋪上躺著一個皺縮的微型人體，長

  著她自己的面孔，以及枯萎的男體性器官。」

                          （Winterlong，p. 281）

在這些身為「她者觀照之鏡」（a kind of 【emotional】 mirror for others）的共振念場擁有者，她們行走於淋漓崩壞的劫後地域，所經歷的情慾遊走既是象徵系統的無止境交換，也是企圖闖破主體與宰制機構之間的那些異議聲音，游離界線與（看似註定不可逆轉的）裂縫。比起這場張力十足的角力，在這套三部曲當中，充當更為底層被奴役者的人物（例如原先是主宰系統的道具、死後更被製作成「空白活屍」（rasa）的男性角色，瑪枷利斯
）紛紛以異常慘烈的面貌，具現出「絕對昇華之物」（the sublime object）的屬性。例如在《伊卡路絲的殞落》，被視為純粹可拋棄式的基因操作奴隸，它們或華豔或畸零的面目形貌
，便是宰制系統的「不可分割遺留物」（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至於學名為Energumen的反抗主體，只能活到幾百天的地球日——無數個自己死去，而後又有無數個相似的身體被生產出來。重複在死亡與再生之間的「怪誕不朽」（bizarre immortality），與瑪枷利斯死後被置放到半機械肉身的「活死屍」狀態，形成彼此對映的對照組，以及諧擬（parody）。

在此，我們可能從班雅明對於寓言者（介於施虐者與交感共振者的中介對象）與寓言對象（失去慾望能動性的華美死寂事物）互動的這段文字，感受到芠蒂﹒汪韃絲與其情慾∕意識交易對象、奧辛納特世家的王女絁茵（Shiyung）與被虐對象瑪枷利斯的互動情境：

  如果憂鬱使生命從中流淌出來，給它留下死的軀殼，但卻永久地得到保

  障，它就無條件地暴露在寓言家的掌中。它沒有任何能力發生自身的意

  義，在寓言家手中，客體變成了不同的東西，透過客體，寓言家開始說一種不同的語言，它是她打開隱蔽區域的銀鑰匙。它既是被固定的形象，又

  是進行固定的符號。……這是施虐師的特點：蹂躪她的客體，或用這種

  方式滿足他。這就是寓言家在這個浸透著經歷過的、與想像的殘酷行為

  的時代裡所做的一切。
         （〈寓言與德國悲劇〉Allegory and Trauerspiel，p. 183-5）

另一種觀視，較諸於超異能力者的共感與鏡相化身，顯然更為殘暴無明，因為那並非外於自身的映照者，而是從主體的無意識內擠壓攪拌而出的渾沌太初「魔神」。本來是集體無意識的框架與原型，透過超心靈的拿捏摹塑，從而在毀敗遍野的現世取得特定的身分與位格，在文本中以「空眼瞪視者」（the Gaping One）被命名。經由芠蒂所招喚出的無意識太古魔異化身，在文本中的位置既是幾位主角的我之異己（the Other in me），也是經由後末世科幻小說、電腦叛客文類（Cyberpunk Genre）所生養而出的超位元機體神格
，取代了原本難以捉摸的、更遑論定格於象徵秩序界的「原真」（the Real）。
按照拉岡的理論，「原真」同時配備著以下的特徵：它是無論如何，總是回到自己原點的事物；也是無法在象徵結構確切捕捉逼視，只能夠透過一層又一層的轉喻鍊，堪堪地瞥見它流動變異的形貌。猶有甚者，當主體在千載難逢的契機遭遇了「原真」的形骸化身，所領略到的況味，除了無比的猥褻極樂（obscene jouissance），還會「造成創痛體驗。此事物是如此的猥褻不堪，我無法天衣無縫地將它與自身的宇宙接合，總有一道鴻溝將我與它割裂開來」（Zizek，1997，25）。在卡浦潔論述吸血鬼的篇章、〈吸血鬼，胸部吸吮，以及焦慮〉（Vampires，Breast-Feeding，and Anxiety），我們可以看到「原真」以怪奇事物（the uncanny object）的形影，在象徵秩序界竄動流離，造成「匱乏本身的匱乏」（a lack of lack）：

與小欲求物（object a）的邂逅，將會製造出「匱乏本身的匱乏」。此物體

是如許的無與倫比，它沒有本質或是確切的意念，無法與之溝通、或亦交

換流通。簡言之，它並沒有所謂的客體性（objectivity）。
                               （Copjec，p. 119）

在《漫長的冬季》，這個沒有客體性的小欲求物從「原真」的異域被招引而出，到了《伊卡路絲的殞落》（Icarus Descending），它為自己佔據（竊取）了最為詭誕的物質性形式（corporeal form），一個號招人工基因奴隸（Gene-slave）揭竿而起、與主宰系統對立激戰的生化義體（cyborg）
。這個佇立於象徵秩序與「創痛原真」的交界、自身即為複合性生化產物的存在，體現了主體至極的恐懼與想望：並非因為鮮明的匱乏而失落，真正的失落與焦慮，在於那個製造且流通異樣化的物體（alienable objects）、得以循環交易的象徵系統，終於澎湃無比的崩垮傾倒。正由於象徵系統的崩潰，「匱乏」本身與其論述失去著力點，原先被型塑為匱乏（畸零）化身的各色人工基因奴隸，由是得到了起碼的出口
。

在這一套三部曲，寒特在極致展現枯朽與絕望的風景之餘、同時以微妙陰寒的光澤提供破局可能性。當讀者看到最後的結局，無法得知世界所面臨的夏一瞬間，究竟是天火焚城也似的壯烈全滅、或是吊詭地「凍結於全向度的共時性」；在此，不禁疑惑於在各個世代被監控、挪用，乃至於貶抑恐懼的客體（一如人工基因奴隸），究竟要如何在象徵秩序之內得以（真正的）反轉逆襲？更進一步地問，至於那自以為是操控主宰系統、無能分辨「凝視之我」（the I as the Gaze）與「肉身之眼」（the Eyes of the flesh）的主體（例如在《漫長的冬季》內，扮演宰制架構擁有者的「系統管理員」，在《滅絕之潮》構築了九重天使城、扮演末世毀劫主人的奧辛納特世家，以及在《伊卡路絲的殞落》一書，在遠端衛星撥弄地球的HORUS），又要如何操作看似自動化的系統，反轉自身的侷促與無望？或許，這道兩難的議題可以從奇桀克在《自由為之深淵》（The Abyss of Freedom）的最後推論，得到一些線索與聯想。    

倘若將慾望與欲力（drive）分別視為主體與客體，於是，我們有了慾望主

體與欲力客體。在慾望結構內，主體渴望的是（失落的）客體；然而，在

欲力的結構之內，主體從而將自身轉換為某種客體……或許，這就是最高

層次的自由，主動性以及「被主動地操作」（being acted upon）於焉交

疊並置。
              （Zizek，1997，p. 85）    

第2節， 憂鬱寓言（物）的流刑與航行

        （The Exile and Voyage of the Melancholy Allegory/Object）

出身於保守陣營仍然強勢的80年代前期的英美恐怖小說陣營，喀里夫﹒巴爾克（Clive Barker）以毫不退縮的姿態
，在文本編織出出一個個熟諳身體政治、並且在或明顯或微妙的脈絡內支持非異性戀霸權的各種情慾生態。以早期的代表作、六冊短篇小說集《血之書》（Books of Blood）為例，巴爾克的引言鮮明強烈地呈現他處理「身體異質性」與「恐懼異色化」的主張——「每一具肉體都是一部充滿血漿的書籍。被切割開來的當下，血紅色的流體橫溢四濺。」

（《血之書》的卷頭引言）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在山峰上，在城市裡〉（In the Hills, the Cities），處理一對在政治觀點與情慾呈現上都迥然互異的（男）同性情人，旅行過東歐的某個荒城，意外目睹某個古老的集體狂亂儀式（ritual of mass psychosis）

，從此也隨之共生化入（incorporated）兩座活生生的巨大塑像的一部份——每一具城池般巨大的塑像，竟然都是由一整座古城的居民的身體所營造而成！這篇小說以男同志的視野，看入一個部族化的再生產型態，將每一具不同的肉身視為「整體生殖」的零件，將異性戀的生殖迷信推向極端，接合父權社會對於不朽塑像的偏執，進而達到血腥瘋狂的歇斯底里高潮。至於相當知名的電影《養鬼吃人》（Hellraiser）系列，以透過金屬製的魔術方塊，呼喚出生養地獄的使者，從這些使者的形態與操演生態觀之，作者（導演）將施虐與被虐者（SadoMasochismer, S/Mer）的美學風情與生命質地加以強烈化，透過鐵釘的穿透、撕皮裂體的噴爆、金屬與血肉的混體異化，鮮明呈現出肉身與情慾實踐的「由內而外」（inside/out）的反轉概念。

如同奇桀克所言，象徵秩序界被語言所建構，如同語言般構築精確的無意識被愉悅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所掌握管理。真正超逾愉悅之外的並非象徵界面，而是「某個死結一般的創痛核心……套用佛洛依德的辭彙，拉崗將之稱為『無與倫比之物』（das Ding，the Thing），即為不可能極樂的具體化身」（Zizek，1989，132）。在喀里夫﹒巴爾克的近作，《黑暗枷利黎》，向來被通俗文化與類型小說以猙獰可怖模樣所形塑的「異形它者」，卻被給予了高等位格與黑暗光華，堪稱晚近情慾身分政治論述在類型小說的燦爛逆襲。

縱然奇桀克在《意識形態的極頂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此書論述「無與倫比之物」，由於分析文本的範圍，特意強調「『無與倫比之物』必須與科幻與恐怖文本領域的相關負面意象充分連結，尤其是在《異形》（The Alien）這部電影所再現出的前象徵時期的『母體化物』（maternal Thing par excellence）」（Zizek，1989，132），透過巴爾克的小說文本反過來回饋此套框架，顯然出現鮮明的鴻溝與落差。首先，就故事與人物的設定而言，在某些情境內體現了渾沌原型母性（the archetypal Mother Figure，更精確地說，應該是太初母皇【Primordial Matriarch】）的不死氏族主母，西色利亞（Cesaria）也並非後拉岡精神分析學者在某些通俗科幻恐怖文本中所閱讀到的巨大它者（the Big Other），而是通曉原真與極樂的不可能實現性、從中爬梳命運與世界的權力者與先知。

在本書中，「無與倫比之物」有幾種層次不等的詮釋與具體（embodiment）：就不死氏族巴巴洛絲（Barbarossa）的世代讎敵、葛瑞世家（the Geary family）而言，超拔於現世（象徵秩序）之外、擁有超自然能力與近乎永生的肉身的巴巴洛絲家族，本身即是一個巨大的「夢幻物」（fantasmatic object）。就葛瑞世家的許多世代女性（包括作者以善意戲謔語調所呈現出來的浪漫女英雄，蕾秋）而言，提供並掌握了「等同於死亡驅力的不可能極樂」，便是與書名相同的黑色（反）英雄，被作者暗喻為黑暗（反）基督的男主角，枷利黎。與大多數的男女通吃雙性戀男主角相反，他非但不是慾望的驅動者或是慾望主體，反而在巴爾克慧黠迷人的敘述下，成為「小欲求物」（objet petit a）的道地典範，也就是「純粹的空無，於焉成為慾望的客體因素」（Zizek，1989，163）。

再者，對於鏡中框架的作者（巴爾克安排在文本內充當寫作∕驅動化身的後設作者），身為魔神與人類混血兒的艾德蒙，他既是身受命運（主母西色利亞）驅策、書寫下不朽凝視下的微型世界，也是巴爾克在文本內託身為寓言家的觀照視角。最具突破性的情節展現於艾德蒙的第二層文本（有別於第三人稱敘述的宏觀故事）——對他而言，夢幻慾望物（的化身與擁有者）並非中心主角枷利黎，而是已死的父∕（性）神，以及同父異母的姊姊蔓利塔（Marietta），浪蕩不羈的女性花花公子（female dandy）
與女同性戀的陽性化身（a masculine dyke）。

艾德蒙一方面處於人類（現世、象徵秩序界）與不死氏族（神異結構，原真化身）的夾縫，以尷尬與迷惘的身段探索這兩者的鴻溝與對話之道。在書寫正文、也就是以第三人稱敘事觀點陳述枷利黎浪跡世界的輾轉流離生涯，艾德蒙總是回返到「嬰孩城池」（L’Enfant）這座包含典藏怪奇超生命體的古宅，正視自身無以言說的猥褻情念。在提及「幻境」與「它者」時，奇桀克在前後兩本著作，分別有著看似對比相斥的說法。第一種言說是他早期著作的重點：幻境之所以成立，並非讓主體在幻境劇場內滿足自身的慾望，而是「透過幻境的種種裝置，讓主體學習如何去慾望」（Zizek，1989，118）；然而，更為乖張吊詭的前提，卻是「透過幻境而得以成立的慾望，為的也是要抵擋制衡它者的慾望——換言之，也就是最純粹的形銷解體，死之慾望」（118）。倘若說持續撰寫枷利黎在人世間的漂泊與情慾史，是愛德蒙（框架內作者）得以在幻境劇場內建構慾望的修行演練，在他以私密書寫的方式，注視已死父神以記憶殘相的形式達成奇幻回返（phantasmatic return）、或是傾倒於恣肆張揚風華與情慾魅力的蔓利塔，方纔驚覺自身的原欲不可能光靠著幻境劇場的拼湊搬演便得到極致的揮發。此時，便是通透幻境，更進一步地逼近奇桀克在《自由的深淵》所闡述的破局點，也就是瞥見「它者的極樂」（jouissance of the Other）
。

在某一段篇章，艾德蒙以驚人的炫惑語氣描繪蔓利塔與魔神父親的魔性魅力，以及兩者之間的（擬似）亂倫情慾，以清明與痛苦的誠實，承認身為殘障（失去性能力）異性戀男性的自己，對這兩者存有強烈的愛慕、欽羨，以及無與倫比的神往。在這段落中，我們從而看到主體「在異己至極慾樂的當下，邂逅她真正的存在」（Zizek，25）。

「事實上，我們這個魔神家庭的父神是如此的性慾流溢，以致於他禁不住

  在六歲大的女兒面前，赤條條地頂著硬挺的性器晃來晃去。嘿嘿，那可

  真是幫你的寫作素材增色不少，是吧？」

她對著我咧嘴嘻笑，我敢發誓任何信仰上帝的人看到這等模樣，必定會說

魔鬼就彰顯於這張面孔。她美麗邪門的五官，綻放出因為我的魂飛魄散而

得意無比的赤裸愉悅。
                             （Barker，p. 369）

以「不可能」的形貌存在於卡羅萊納北方的沼澤邊陲古宅，巴巴洛絲家族宛如福克納在《聲音與狂怒》（Sound and Fury）所鋪陳的古老頹敗南方家族的超自然魔幻版本。在此，作者顯然別有居心地設計，無論是已經崩解於空無的巴巴洛絲前家長、死去的父神，或是常駐不朽的母神，兩者皆為黑色人種的外型；就歌德恐怖小說的典型而言，超自然的黑色魔神設定藍圖絕大多數都是以「邪惡白種人貴族或教士」為原型人物，在此的膚色設計，鮮明地在以往彷彿不言自明的「邪惡高貴美學人物等於白種頹廢貴族」配套上，打上了一個成功的叉叉。至於巴巴洛絲家族與其永世對手，葛瑞世家的激烈纏鬥，也可以從幾個層次來假以觀照。以性慾身分的換喻鍊而言，外於象徵秩序界的巴巴洛絲家族不但以超自然位格與常態人世斷裂，更由於成員的各形各色「多元性異態」（polymorphous perversion），對照於上層階級、刻板（甚至極端）異性戀生態與性別位置的葛瑞世家，於是成為「象徵秩序界內的補充物」，也就是從中支持系統運作的「起始多出物」（inherent excess）。

以枷利黎的情況，最足以說明這兩套看似劇烈對立系統的攪纏糾葛，以及微妙的相互支持。他被葛瑞世家的男性家長所掌控，用以成為慰藉家族內空虛不滿女性成員的慾望性物。如果故事的軸線僅止於此，我們無法不悲觀地套用奇桀克在論述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時提到的「神聖系統」與「俗世系統」。身為超自然奇觀的巴巴洛絲家族（神聖系統）與駕馭現世物質與權力的葛瑞世家（俗世系統），兩者猶如艾雪（Escher）著名畫作的那雙手，彼此勾勒對方的輪廓，從中滋生出次要層級與細緻化的位階藍圖。

「從聖神屬性的大化之洋，俗世系統從中建構自身的單獨領域；然而，當

  我們進入了俗世領域，聖神屬性反而成為包含在它之內的特定基地，被

  它所收納，也就是化為它的超結構，它內部的起始多出物。」

                            （Zizek，1997，p. 14）

要不是巴爾克另闢蹊徑，以兩個生理女性人物的意志與權力表現破除了「被父權體系內化的踰越反抗」，或許這則漫長的身分慾望寓言，徒自落入盲目編織象徵系統的大異己之手。其中之一、也是最主要的性別慾望母題，便是以太古女神、不死氏族母皇西色利亞為命運的代言，最終權力的再現。打從一開始，書寫者艾德蒙以懺情順從的告白讓讀者了然，本書「是在西色利亞﹒巴巴洛絲一手操控駕馭之下，逐漸成形的作品。」（Barker，3）無論是以死者形貌持續遊蕩古宅、展現「猥褻父性肉身」的尼克德瑪斯，身陷於俗世藩籬、被「大異己」驅使束縛的枷利黎，都是身為命運的西色利亞所掌握注視的「世界百態」。

身處命運（欲力操控者，西色利亞）與世界（幻境劇場，枷利黎）之間，品味張力迭起交手的敘事者艾德蒙，便是班雅明在《德國悲調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以末世視野觀看萬物的寓言家。他所使用的敘事框架，或許就是如同班雅明區分成的兩種時間觀：「空洞、同質性的時間流程」（一如官方性的歷史紀事），以及「不連續性的飽和時間」（用以再現歷史物質主義）。前者用以敷衍整納葛瑞世家數百年來的父系歷史，後者則拿來處理巴巴洛絲這個華麗頹敗家庭的內爆、成住壞空，以及對立於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異教情慾痕跡。

就此套論述而言，象徵秩序界的掌握者並沒有無所不在的能動性，反而在「最終審判」的逼臨籠罩之下，成為「躍向過往的猛虎」爪下的祭品。在班雅明的理論框架內，唯有身為命運代言者的寓言家，得以在一切毀朽的情境上訴說「歷史（陽性敘事）的終結。自此，所有的事件得到自身無堅不摧的意義，在全向度的敘事界取得最終的地位。」（Zizek，1989，142）這正是在兩大世家的拉鋸繩索即將斷裂、默示錄般的最終戰役看似一觸即發，西色利亞來到葛瑞世家，對著瀕臨死亡的男性家長宣告時候已到，而她以恆常不變的太古視野「看著他的死亡與湮滅」
。

除了以西色利亞充當命運母神的角色，《黑暗枷利黎》最精彩成功的描繪，便是以蔓利塔為男主角枷利黎的對比版本。在人世間流放自身的枷利黎，成為現世權力者的性客體，失去了主體性與欲求能力，直到女主角蕾秋登場，作者以諧擬羅曼史的語氣調侃，這段讓枷利黎重拾自我的愛情應該命名為「陷入愛河的蕾秋」
。相對於沈重追尋救贖與終結的枷利黎，蔓利塔則是長年遊走於「嬰孩城池」與外界的現世，從未失去逍遙的能動性、遊戲人間的風采。被她的弟弟以眩惑語氣形容為「亂倫慾望的撩撥者」，蔓利塔收放自如的美色毫無刻板敘事者會沿用的女性化、被動性等質素，反而如同屠龍騎士的配劍，是她駕馭萬物的力道根源之一。

蔓利塔的陽性花花公子魅力，在敘事者強烈有力的描繪下，超逾了一般以「男性化」為性別越界生理女性的基本踰越元素。她既能夠穿得像個邋遢的卡車司機，也如同迷離夜總會的演唱歌手，套上一襲華美的禮服；更甚者，在她「幾乎什麼都不穿的時候，在曠野上恣意奔馳，新鮮如草地上的露珠」（Barker，36-7）。在此處，或許我們看到了無法只以巴特勒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es）理論框架來印證的奇拔精彩肉身演繹。以拉岡論述性慾身分的框架來說，蔓利塔的同女情慾正是唯一體現了無法被化約為異性戀機制同質性（reduced to the same）的真正異質性情慾（the only true hetero-sexuality）。

更進一步說，巴巴洛絲氏族以其超自然屬性，與常態世界的互動媾和，可從枷利黎與蔓利塔這兩個人物的例子，看到拉岡所區分出來的情慾框架。前者無論與生理女性或男性的遇合，都是「鮮明純粹的（男）同志性慾」——以自身的男體為叛逆性的慾望客體，藉此與葛瑞家族化身的俗世∕異性生產機制相對立，但也不免落入相互循環共生的自動性。後者與生理女性的激情愛慾，跨越了超自然與「自然」的疆界，活生生再現了「唯有在同女的情慾之內，情慾對象的異己性質方能夠完全被保有，主體得以直接與另一性（the Other Sex）交合。」（Zizek，1997，56）在此，以葛瑞家族充當巨大的扭曲情慾典例，巴爾克成功地呈現出拉岡最基進的洞見：

非但不是正常，直態的異性戀機制如同結構內的多餘物，一如手帕上的污

漬，將異己混淆為同質性的一部份，將同性的性伴侶妄想為生理異性。簡

言之，異性戀機制方纔是原初的扭曲變態。

    （Zizek，1997，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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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句話出自於班雅明的《選集：第一卷》（Selected Writings，Volume 1），


  英文版的翻譯如下——「（T）he view of the most splendid is more longed for than union with the beloved.」（p. 352）。


� 關於瑪枷利斯被製作（再生產）為一具夾縫於有機肉身與無機客體的「活死


  人」過程，寒特有一段相當精彩的描述，讓讀者看到何謂「最純粹的欲力，


  便是不死的零碎肢體。它（們）執行著非個人性的意志，枉顧主體的意願與


  安危」（Zizek，1997，81）：





「地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破爛的肉身與扭曲的心靈，註定不斷地回歸到


  自己的體內。是那麼的荒蕪，連死亡都毫無拯救的餘地。」


                                 （Aestival Tide，p. 4）





在此處，透過瑪枷利斯與絁茵的情慾主奴模式，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冷峻與殘酷》（Coldness and Cruelty）所書寫的、陰性主宰者與陽性被虐者框架。身為絕對主控者的王女（dominatrix princess）將男性生體從死者之國招喚重返、將對方的肉身視為恣意擺佈的道具，我們可以讀取到個中的「冷酷宰制的被虐劇場」：





  施虐者的冷酷純淨思緒與被虐者的心弦騷動恰為對比……幻境的成立是被虐


  者慾望劇場的首要元素。施虐者以思惟與操控性的衝撞為基礎，而被虐者則


  以想像力與辯證運動為自身的場域。





                           （Gilles Deleuze，p. 128）





� 描述各色基因奴隸的生態與慘酷風光，在本段得以充分體現：





  其餘的基因奴隸，包括犬類外型的aardmen，臉孔類似禽鳥的女獸argalae（用


  以成為外太空基地居民的性愛玩具），侏儒狀的salamander沒有眼睛、皮膚潮


  溼，設計來當作地底礦坑的勞工。





                             （Icarus Descending，p. 6）


� 自從1984年，以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電腦叛客經典《神經


  魔異浪漫史》（Neuromancer）為起點，在此類型作品中，通常都會有一個


  到數個不等的「從位元之海誕生的數位生神」（Mega AI God），充當作品的


  母題（motif）或是原域（primary ground）。日本動畫導演、押井守的科


  幻作品《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更是個中的精彩代表作。





� 座落到象徵系統的原真切片，在故事內以「自行取名為魔鬼化身（Metatron）」


  的形態，將自己化為反叛軍的領導者，與象徵秩序結構干戈以對。





� 關於匱乏（客體）與重複（無關於匱乏的超額轉輪）之間的論證，奇桀克援 


  引巴特勒（Judith Butler）與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相關辯論。前者 


  強調的是，無須有先天、先驗性的匱乏，主體便能夠在無數次回返的「永劫


  重複」施展自身的欲力與意志；後者更進一步地補充，認為即使匱乏已然刻


  印於始初，不可能逆轉或弭合，但也正由於如此，「總會出現異質元素，侵入


  並且造成普遍性結構的動盪。普遍性與特定性總是處於生生不息的相互病態 


  性扭曲。」（Zizek，1997，84）





� 巴爾克在成名之後，以知名作家的身分接受同志雜誌《同盟》（The 


  Adevocate）的訪問。在那篇相當於公開自身非異性戀性身分的訪談，他以


  誠懇且細緻的態度，談論自身的性慾身分、寫作觀點，以及身分政治論述與


  其小說電影等創作文本的互動。


� 正如同枷利黎是框外文本（正式故事）的夢幻欲求物，蔓利塔成為框內文本


 （以及框內作者）投注大量觀視的對象。巴爾克以迷人的筆觸，鋪陳異性戀男


  性（艾德蒙）對於遠比自身更自在張狂、佔有陽性位格的蔓利塔，迷戀與羨


  慕交織的情愫。





� 在此，我們可以在奇桀克論述謝林的篇章再次印證，「不可能的極樂」即為主體（敘事者、無性能力的異性戀男性）透過種種的折射與轉喻鍊，從中驚鴻一瞥的「異己存在性」。在此處的異己，並非在一般通俗小說或電影，被征服控制、並與原初的母體意象加以鏈結的異形怪物，而是讓主體震懾戀慕的「昇華的極頂客體」（the sublime object），以超拔風華的陽性女同性戀主體，以及具有不可思議性魅力的男性肉身為個中典範。





  對於拉岡式的精神分析論述而言，證成異己之所以存在的憑據，就是異


  己的極樂（以基督教精神而言，就是神祕絕倫的神聖之愛）……要如何


  在原真的異己體內，穿越語言之境與她相逢，並非在我足以描繪她、知 


  曉她的價值與夢幻等層次，而是當我終於逼視她處於至極慾樂的當下， 


  邂逅她真正的存在。


                                 （S. Zizek，1997，p. 25）


    


� 原文為“I cam here to watch him die, and that’s what I am going to do.“。在此處，我們可以再度從德勒茲分析被虐者的框架，看到宰制歷史、傳承世界的女性（且在性∕別層次展現陰性力量feminine power）宗主西色利亞，可被視為被虐情慾架構內的引介神話的母性（the image of the mother, which introduces the mythical dimension ）化身。





� 原文為“Rachel in Love“。除了以類似羅曼史小說的書名、不帶惡意地諷


  喻女主角的浪漫勇猛，也讓我想到某一篇知名的短篇科幻小說，也叫做〈陷


  入愛河的蕾秋〉(by Pat Murphy，1987)——本篇故事以一隻透過實驗操作


  程序發衍出主體性、被命名為蕾秋的雌性猿猴為主角，藉此檢視人類本位的


  浪漫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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